
序 幕 

層層堆疊的白雲像香香軟軟的棉花糖，在藍天艷陽的照耀下，更形蓬鬆柔軟。 

一台專機出現在這平流層，流線型的機身，徜徉在這片青空，以音速從台灣往東

歐飛行。 

專機平穩的航行，但機艙內— 

「放我出去！」女孩的怒吼伴隨著亂摔東西的碰撞聲，破壞了這寧靜祥和的航程。 

高大英挺，充滿貴氣的混血男子，轉身閃過丟過來的高跟鞋，對女孩賠笑討好。 

「別這樣，聽我說—」 

「你這個土匪！竟然敢綁架我！」莫鑫鑫氣得紅了眼，瞪著還敢在她面前賠笑的

貝洛斯—她的情人。 

更正，她失聯兩年又平空出現，一出現在面前就綁架她上飛機的「前」男友！ 

「不綁妳，妳可願意聽我說？」貝洛斯咳聲嘆息，他真的不是故意放她一個人留

在台灣，他有不得已的苦衷。 

莫鑫鑫看見他就有氣，想起兩年來的等待，從期待、擔心，到焦慮，想著他不是

言而無信的人，為什麼會丟下她一個人？ 

他明明說很快就會回來接她的，怎麼這個很快一去就是兩年？ 

每每因為思念，難過得痛哭，期待著他回來的一天，一直一直，等他回來。 

睽違兩年，再次相見，壓抑的思念、不安和忿怒，排山倒海而來，她甚至沒有辦

法控制自己想對他發脾氣的慾望，腦中只剩下生氣、生氣、生氣— 

「啪噠！」眼淚突地滑落，莫鑫鑫是放心，也是安心地跌坐在地。 

「鑫鑫……」貝洛斯嘆息著走向她，不畏再次被她拳腳相向的危險，將她擁進懷

裡，「聽我說，好嗎？」他放低姿態，卑微的討好乞求。 

可就算鼻尖聞到他身上熟悉的薰衣草香味，感受到他溫暖的懷抱，她仍不敢相

信，他真的回來了！ 

腦中不斷轉著的，是與他見面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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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確定要這樣？」莉蒂亞忍不住問那忙進忙出的小女人。 

「沒錯！」莫鑫鑫語氣斬釘截鐵地。「我要約會！徹徹底底把他給忘了！」 

「是嗎？」莉蒂亞挑眉，懷疑的口吻。 

「對！」坐在梳妝台前，看著鏡中的自己，依序在那張清秀的小臉上擦上化妝品，

把睫毛刷得又長又翹，把自己打扮得明媚亮眼。「我要找新男友。」 

「妳是真心想這麼做？」淺到看不見的笑意爬上莉蒂亞的嘴角。 

「我當然是真心的，相處這麼久，妳看過我為誰精心打扮？」側頭在耳朵上別上

耳環。「學長又高又帥，我活潑可愛，我們會是最適合的校園情侶。」 

「妳若是這種人早就跟別人交往了，何需等到現在？」莉蒂亞輕哼了一聲。「妳

只是愛逞強，根本忘不了少爺。」 

「但是他卻忘了我也忘了妳！」莫鑫鑫發洩似的把口紅丟進隨身化妝包裡，見莉

蒂亞還要說話，搶先開口，「莉蒂亞妳什麼時候變得這麼多嘴？」 



「自從認識尤靖。妳會後悔的。」莉蒂亞篤定的語氣讓莫鑫鑫的怒氣更盛。 

「我絕對不會！」她拿起隨身的小包包。「女人笨一次就夠了！」 

但是妳笨了很多回啊，每次跟追求者出遊回來，罪惡感十足抱棉被痛哭的人，就

是妳啊！ 

莉蒂亞嘆息，不再說她了。 

「我今晚不回來，妳自己看著辦吧。」她轉身走出租賃處。 

一踏出老舊公寓的大門，一把鮮花就出現在眼前，莫鑫鑫一楞，隨即笑容滿面的

接下。 

「謝謝。」啊，好棒，是好可愛粉嫩的粉紅玫瑰，正適合她今天的打扮。 

「鑫鑫學妹，妳好可愛！我們走吧！」英挺帥氣的學長穿著白色西裝，拉過她的

手放進臂彎裡。 

她嬌羞的低下頭，嘴角含著羞怯可人的笑，隨著學長的帶領走向他那台拉風的

BMW。 

「請—」他紳士的為她打開車門。 

「謝謝。」回以甜笑，她拉高裙襬坐進車內。 

「叭叭—」刺耳的喇叭聲在巷道響起。 

「是哪個人這麼沒公德心？」正義感十足的她皺著眉，站到馬路中央，決定給這

沒駕駛道德的人一個教訓。 

「學、學妹！」男孩被她的舉動嚇得傻眼。「妳要做什麼？」 

「罵人啊！」她一手捧花一手扠腰，非常的有氣勢。 

遠方車子緩緩駛近，是一隊車隊！這麼長的車隊車速又慢，而這可是單行道。 

「欠罵！」 

學長突然放聲大笑。「學妹又要教訓人了？需要我幫忙？」 

「不必！」 

一輛白色加長型凱迪拉克緩緩的停在她面前，後頭還跟著九輛一模一樣的車子。 

「喂！」莫鑫鑫一腳踹上凱迪拉克的保險桿，腳上還穿著高跟鞋。「是沒看見路

口的標語嗎？住宅區請勿按喇叭，眼睛瞎了啊？」 

「學妹！」學長原本打算看好戲的，但是看那十輛凱迪拉克停下後，車門紛紛打

開，走下車的是一個個穿著黑西裝、戴墨鏡的男人。 

「別、別衝動了。」 

「閉嘴！」她回頭瞪他一眼，繼續對著名車駕駛叫罵。「給我下車！」 

「妳怎麼還是這麼衝動啊？」帶著無奈、寵溺的口吻，一個高頭大馬，一身英挺

白西服的混血男子下了車，在隨從的保護之下站到她面前。 

莫鑫鑫看著眼前的男人一楞，隨即紅了眼眶。「老……老師……」 

「學妹？他？妳—」一旁也穿著白西裝的學長當場被比下去。 

長相沒人帥，一敗。 

對方穿白西裝比他更帥、更有王子氣息，二敗。 

人家有十台凱迪拉克，他只有 BMW！三敗。 



「我來接妳了。」貝洛斯微笑看著許久未見的她，發現她越來越嬌美可愛，想起

他對她的承諾，他立刻單膝點地，「我來迎接妳回國，成為我的新娘！」 

「我……」莫鑫鑫看著貝洛斯，她日夜思念的人就在面前，如同他所說，再次見

面時就是迎她回國結婚，而為了慎重，他會帶著翡翠之鑰再向她求婚一次。 

他真的回來了…… 

「嫁給我吧！」他語氣真誠感人，只見他手打個響指，一個下屬拿出一個裝有華

麗宮廷禮服的禮盒走上前，再打個響指，另一個端著鑽石皇冠和水晶權杖的下屬

也來到莫鑫鑫身旁，一陣金光閃閃，差點閃瞎眾人的眼。 

「哇！」不知何時，巷子所有窗戶前都站著人，帶著欽羨、感動地看著這浪漫的

求婚…… 

「嫁給你？你叫我嫁給你？」她突然舉起懷中的那把花，猛打跪在她面前的貝洛

斯，玫瑰花瓣大片大片落在他身上，令他狼狽不堪。 

打到好好一束玫瑰花只剩殘枝和包裝紙，一片花瓣都不剩，她仍是怒氣未消，指

著他那張臉怒吼。 

「兩年音訊全無，連一通電話都沒有！一出現就叫我嫁給你，你把我當成什麼你

想得美！我不嫁、不嫁、不嫁—」 

貝洛斯看著她，哀嘆，「我就知道……」 

他站起身朝下屬頷首，下屬們紛紛收起禮服、皇冠、權杖。 

而他走向她，神情是抱著壯士斷腕的決心。 

「沒辦法了。」 

「你……你想幹麼？」莫鑫鑫怒氣沖沖的指著他。「離我遠一點！」再拿著殘枝

花束痛打他。 

而貝洛斯也不閃，仗著人高馬大逮著她，光天化日之下，綁她上車。 

「你這個土匪，放開我！你想帶我去哪裡？」 

「回國結婚。」他咧開嘴笑，決定速戰速決。 

「你想得美！我不要嫁給你，這是綁架！放開我。」無奈她個頭嬌小，哪是他的

對手？何況他還有一干手下可以幫忙。 

不嫁給他？難道要在這裡跟這小子約會？ 

貝洛斯將她架上車後，回頭給那膽敢約他女人的年輕人一記凌厲陰狠的瞪視。 

男孩哪是對手？立刻敗下陣來，連解救莫鑫鑫的勇氣都沒有，黯然轉身離去。 

「少爺。」莉蒂亞發現主子回來後，立刻飛奔下樓。 

「莉蒂亞，快救我！」莫鑫鑫在車後座不斷的打鬧掙扎。 

「妳目前無法回國。」貝洛斯看著跟隨自己多年的護衛，懊惱的思及這兩年來「他」

做了什麼。 

莉蒂亞垂下眼睫。「屬下明白。」低垂的頭令人看不清她臉上的表情。 

「我會盡快讓妳回列斯登，這段期間—」 

莉蒂亞藍眸閃過一抹精光。「我有地方可以去，請少爺安心回國準備大婚。」 

基於對屬下的信任和瞭解，貝洛斯沒有絲毫懷疑，微一頷首，帶著掙扎吵鬧不停



的莫鑫鑫離開。 

留下目瞪口呆的眾人，以及事後消毒的莉蒂亞…… 

 

「乖，噓，別哭了。」貝洛斯柔聲安撫著懷中的情人，刻意摒退下屬，偌大的機

艙內只剩他倆獨處。 

他多少瞭解她的性格，兩年未見，要她馬上答應自己的求婚，跟自己回國，只有

簡單三個字—辦不到。 

但婚禮的籌備需要時間，總之，先綁了她回國再說！於是他才強行帶走鑫鑫，即

刻返國。 

無論她如何吵、如何鬧、如何蠻不講理的搥打他，他都甘心承受。 

這是他失聯兩年應受的，她的怒氣。 

「對不起讓妳等這麼久，我有事耽擱了。」他長長一嘆，解釋自己之所以失聯的

原由，「我一回國就被軟禁，斷絕對外聯絡管道，連莉蒂亞也無法與我聯繫，更

無法回國，因為她停留台灣，奉我之命保護妳，逾時未歸國，被視為叛國—」 

當貝洛斯提起莉蒂亞無法歸國的原因時，莫鑫鑫恍然大悟之餘也感到震驚。 

「難怪……」難怪莉蒂亞待在她身邊哪裡也不去，儘管她跟自己一樣擔心貝洛斯

的安危，也不能冒險回國。 

因為這一回國，就會被關進大牢裡— 

貝洛斯分神看懷裡的她，很好，她已止住哭泣，他可以繼續說下去。 

「鑫鑫，我要娶妳，從『他』手中拿回翡翠之鑰來向妳求婚，但我必須達到『他』

的要求，『他』才會將翡翠之鑰還給我，並且同意我迎接妳回國，這兩年來，我

好不容易才達到『他』的要求，就立刻拋下一切，回來迎接妳……」 

「所以，你不是故意要拋下我的？」莫鑫鑫吸吸鼻子，態度明顯軟化。 

「如果不是被限制行動，走到哪都有人跟著，我早就回來找妳了，怎麼捨得讓妳

痴痴的等呢？」他以拇指抹去她臉上的淚水，動作輕柔珍視，彷彿在對待一件極

為重要的寶物。 

「我以為你不要我了……」卸下重逢時的強悍，她脆弱得像個小女孩，埋在他胸

前，將他身上那股令她安心鎮靜的氣息吸進肺部。 

他沒事，好好的站在她面前，沒有受傷，沒有缺了手或斷了條腿。他被軟禁了，

所以無法與她聯絡，不是故意拋下她一個人。 

「我回來接妳了，我不會再離開妳，我保證。」貝洛斯聲聲保證，只期盼她原諒

自己的音訊全無。「嫁給我，跟我回國，好嗎？」 

人都已經被他綁上飛機了，她還能說不嗎？ 

但是兩年的分別讓莫鑫鑫心中有太多的不確定。 

「這兩年來……我也有了自己的生活，我大學的學業未完成，而且我也搬離了你

的房子，我對未來有計劃，我……」 

對他，她已經不那麼信任了嗎？ 

貝洛斯明白這是他自己造成的，是他把不確定感帶給她，這兩年的空白，重創她



對他的信任。 

「鑫鑫，聽我說。」捧起她的小臉，認真的直視她雙眼，貝洛斯誠摯萬分地道：

「這兩年沒有妳的日子，我度日如年，當『他』將翡翠之鑰還給我後，我立刻搭

機來找妳，我再也不能忍受沒有妳的日子，我答應妳，婚後我會拋下一切，隨妳

要到哪裡，我都會陪在妳身邊。」 

啊……又是這種溫柔凝望，像是全世界只有她一個人般的凝望著她。 

她怎麼抗拒得了？儘管她擔心、又氣又急，忍不住任性刁難他，但這些情緒化反

應的成因，都是太過在乎。 

「妳想回台灣完成學業，我陪妳回來。若要繼續攻讀碩士我也不反對，當過妳老

師，我太瞭解妳有多優秀。妳想做什麼我都答應妳，只求妳—嫁給我吧。」只要

她留在身邊，他願意拋下一切。 

貝洛斯的聲聲保證，讓莫鑫鑫心動了，眼眶蓄滿了淚水，衝動的撲上去緊摟他的

頸子。 

「我好想你……」除了思念之外，排山倒海的愧疚令她心裡難受。「我好氣你……」 

「對不起，讓妳擔心了。」貝洛斯鬆口氣，柔聲安撫，攬腰將她抱起來，任憑她

將臉埋在他胸前。 

這回淚水沾濕了他的前襟，他無奈地嘆息，懷裡緊摟著她落坐在舒適的沙發上。 

「我不知道你在你的國家吃了多少苦……竟然被軟禁，連莉蒂亞都不知道你在哪

裡，我以為你不要我了……」 

「對不起。」貝洛斯一而再、再而三的道歉。「我也沒想到會浪費這麼長的時間，

如果我再努力一點，就可以早點來接妳。」 

「我告訴自己不要再等你了，所以這半年來，我答應過好幾次別人的約會……」

她心虛難受的傾訴，「我以為我可以透過他們來忘記你，可是我總是忍不住把他

們拿來跟你比較，約會結束後，我只覺得好空虛……」 

把頭埋在貝洛斯懷裡的她，自然沒看見他聽聞她與別人約會時，眼神閃過的一抹

陰狠。 

「沒關係，我不在意。」與他陰狠眼神相反的，是他溫柔似水的語氣，以及他拍

撫她背的動作。 

「可是我在意！」莫鑫鑫難過的哇一聲哭了出來，「對不起……」雖然她跟那些

人什麼事都沒發生，甚至可以說還沒開始就結束了，但她卻覺得自己算是出軌背

叛，難受得不得了。 

「那些事情不重要，重要的是妳還是愛我，對不？」感覺到埋在胸前的小頭顱上

下點了點。 

貝洛斯要的就只有這重點，她還愛他，這就夠了。 

至於那些曾經與她約會的男孩們，他不放在眼底，自然也沒有生她的氣，他明白

她是因為等得不耐煩了，才會有這種氣瘋的舉止。 

鑫鑫是個單純而且死心眼的女孩，不會隨便就忘了他，愛上別人，他對這一點有

自信。 



他的不悅只針對那些覬覦他女人的小鬼。 

如果他晚一步到她租賃的公寓找她，她是不是就跟著那個小子出去了？ 

想起當時的場面，肚子裡就有把火在燒，如果他出現時看見的畫面正是那小子對

鑫鑫動作親密，他不能保證自己能有現下的冷靜。 

「既然愛我，那麼就跟我回國結婚。」貝洛斯打蛇隨棍上，更加深用婚姻套牢她

的想法。 

「好—」莫鑫鑫抹去眼淚，一邊點頭說好。 

貝洛斯原本打定主意，就算她不肯，也要綁她走紅毯，聽見她首肯後總算鬆了一

口氣。 

「那妳現在願意收下翡翠之鑰了？」貝洛斯拿起一旁擺著的華美珠寶盒，在她眼

前打開。 

聽見那熟悉的音樂—「夢中的婚禮」，和躺在盒中的翡翠之鑰，她不禁凝望這件

失物良久、良久。 

這是貝洛斯送給她的求婚禮物，同時也是他母親的遺物，意義重大，她十分愛惜，

可惜這麼重要的東西卻遺失了，但後來才知道是她一直視為兄長的大哥哥尤靖，

偷走了她的寶貝，為此她向尤靖發了好大一頓脾氣。 

現在東西回來了，又出現在她眼前，她突然覺得，時光好像回到兩年前，她十八

歲，與貝洛斯定情當年。 

「我的。」她伸手把翡翠之鑰握在掌心，堅定地道。 

貝洛斯為她這孩子氣的一面笑出聲來。「它是妳的了。」連同那特別打造，以華

美珠寶裝飾的音樂盒，交付於她手中。「往後，翡翠之鑰就由妳來守護，而後傳

承給我們的長子，告訴他翡翠之鑰的傳說。」 

「傳說？怎麼從來沒聽你說過。」莫鑫鑫好驚訝。 

「當時就打算回國結婚時再告訴妳，翡翠之鑰是我父母的定情物，同時它有另一

個含意。」 

「什麼含意？」 

望著仰著小臉、天真凝望他的莫鑫鑫，貝洛斯心頭湧上的感情把持不住，不禁傾

身，在她柔美的唇瓣呢喃。 

「永恆。」而後，給她睽違兩年的熱吻— 

龐大的客機平穩的飛行，層曾堆疊的雲層，在飛行十數小時後漸漸散去，映入眼

簾的，是一座位於東地中海，藍天、陽光、沙灘，有一座白色宮殿城堡，充滿童

話色彩的美麗小島—列斯登共和國。 

第 2章 

莫鑫鑫知道，貝洛斯來自一個富裕的家庭，與他住過一段時間，她多少瞭解他有

一些富家少爺的習性。 

但富裕到擁有私人專機—這實在令她傻眼！ 

「這年頭有錢到能買私人專機的人多得是。」她這麼告訴自己，一方面又覺得自

己實在太看輕貝洛斯了。 



可一到他的國家，眼前媲美國際機場的私人停機坪，以及那驚人的接機陣仗，已

不是傻眼所能形容。 

「我從來沒看過這種加長型禮車。」她內心很複雜，眼前出現的白色禮車，比貝

洛斯在台灣時找來的十輛凱迪拉克更招搖奢華，那種長度無法在台灣的道路行駛

吧？而且…… 

「那些黑衣站兩排的人，是怎麼一回事？」那黑衣不是常見的黑西裝，而是帥氣

的歐式軍裝，每個人都全副武裝，看起來十分嚇人。 

「我的護衛隊。」貝洛斯笑著看她傻眼的神情，「莉蒂亞沒告訴妳我的身份我還

能理解。」他那位忠僕絕對守口如瓶，「倒是尤靖，他沒告訴妳？」最讓他覺得

有趣的，是那位外表斯文冷靜，其實內心熱血的蠢哥哥，竟然能逃過鑫鑫的追問？ 

「靖哥說不能洩露事主的身份，所以也不能告訴我他到你國家見了什麼人。」說

到這個莫鑫鑫就有氣。 

任憑她如何施壓，尤靖就是不肯說！ 

「他見的人，是我的異母兄長。」貝洛斯語氣冷淡地道，「同時也是軟禁我的人。」

那口氣除了淡漠，還有一股不為人察覺的憎恨。 

莫鑫鑫大吃一驚。「為什麼你哥哥要軟禁你？」 

貝洛斯微笑。「因為我們的婚姻，必須經過他的同意，要他點頭，我就必須達成

他出的難題，不然我無法拿回翡翠之鑰。」更無法保護妳。 

「啊？好奇怪，我不懂！」一天之內太多的衝擊讓莫鑫鑫昏頭轉向，難消化他所

說的。「那、那我們現在要去哪裡？」 

坐在禮車裡，透過車窗往外看，發現有好多人在他們所經之路佇足觀望，而且還

一臉的—興奮？ 

「我的領地。」貝洛斯笑答，想著被蒙在鼓裡的她，知道實情之後會有什麼表情？ 

她把臉轉向他，一臉的不可置信。「領地？」 

「我說了我是貴族。」他聳聳肩，「妳不是相信眼見為憑？等到了我的領地行宮，

妳就會相信了吧？」 

這、這個衝擊太大了！ 

莫鑫鑫覺得頭很昏。「私人專機、像軍隊一樣的護衛隊，還有這麼招搖而且世界

少有的禮車—以及領地，你、你真的是貴族？不是騙人的？」 

想起高中時在課堂上，貝洛斯被同學們追問時的回答，當時全班哄堂大笑，當他

是在說笑話。 

想不到他真是貴族 

她不禁扭過頭去，仔細打量貝洛斯，把自己印象中的那種歐洲貴族形象套在他身

上— 

「好像……還滿搭的。」洩氣的發現，她喜歡的人，確實有貴族風範。「怎麼我

一談戀愛就是跟個貴族？而且還要嫁了！」 

「妳是在不知道我真實身份的時候愛上我的。」這，也是他對她放下感情的原因

之一。「後悔了？」 



「我說有一點你會不會想殺了我？」她頑皮的吐吐舌頭。 

「那毀了。」他微皺眉，「如果妳知道嫁給我要學什麼、面對什麼人，妳可能會

立刻逃婚—」 

莫鑫鑫原本想搞笑一下，不論他的身份是什麼，多富有，都不能阻止她愛他的這

一份心情和嫁給他的想望，但是他的回答……怎麼聽起來…… 

「好像很恐怖！」她原本不擔心的，不過是結婚嘛，但經他這麼一提，她開始煩

惱了。「我……」 

正要吐露煩惱，車子便在一座古老的華麗城堡前停下，她嘆為觀止的看著城堡上

的尖塔，這彷彿是童話故事裡才會出現的，王子和公主從此過著幸福美滿生活的

地方。 

這裡不會就是他說的行宮吧？ 

莫鑫鑫趴在車窗前，楞楞的看著眼前的城堡，開始相信他真的是貴族了。 

「到了。」貝洛斯見她沒動作，不禁在她耳邊輕笑道：「歡迎來到我的領地行宮。」

而後領著她，在層層護衛戒備之下進入城堡中。 

城堡至少有百年歷史，爬滿高聳圍牆的荊棘，開滿了美艷的薔薇。斑駁的石柱、

城牆，在在說明了這座雄偉建築物的歷史。 

行經他倆的男侍女侍皆身穿白衫，動作輕巧迅速，幾乎聽不見腳步聲。 

大門口有穿著正式軍裝、禮貌的衛兵荷槍守衛，城堡內更有佩劍巡視的黑色軍服

護衛。 

這些人經過他們身邊時，都會無聲的向貝洛斯恭謹行禮，直到他離開或要他們退

下才會起身。 

他是貴族—莫鑫鑫這麼告訴自己。 

毫無反應的任憑貝洛斯領著，她眼睛瞪得老大，看著眼前這電影裡才會出現的畫

面。 

「這裡，是我為妳準備的房間。」他將她帶到一座有三公尺高的雕花大門前，從

她身後攬著她腰身，在她耳邊輕聲道：「打開來看看。」 

她幾乎是著魔般，伸手推開那扇厚重的門扉。 

「啊—」映入眼簾的，是一張歐式四柱床，她順著白色紗帳飄揚的風向源頭看去。

那不斷因風揚起的窗簾後，是一座落地窗吧？ 

她忍不住好奇心走過去，伸手揭開窗簾，眼前出現的美景令她停止呼吸。 

她踏出落地窗，走向那大得可以辦 BBQ聚會的陽台，扶著白色扶手，她留長的

黑髮因風飄揚，溫暖的陽光灑在她身上。 

她閉上眼，深吸口氣，帶有濃烈海水味的空氣，吸進整個肺部。 

再度睜開眼，看著眼前海天一色的地中海，往底下望去，是一片柔軟白細的沙灘，

陽台還延伸出一座階梯，可以走向那片誘人的沙灘。 

「這裡是我的房間？有一片屬於自己的……」她說不出話來了，難以解釋心中的

震撼。 

「妳眼前看到的，是我送給妳的第一份結婚禮物。」他笑著走向陽台，從她身後



摟著她的腰，姿態親密地道。「擁有私人海灘的感覺如何？」 

「太奢侈了。」她作夢也沒想到自己會擁有一座私人海灘啊！ 

「這是我城堡中景色最好的房間，在我得到這座行宮的第一天，我就決定將這個

房間留給我的妻子，空了多年，總算有女主人了。」 

「我的天……」莫鑫鑫這一天受的震撼夠多了。「我到今天才知道我要嫁的人是

個貴族，而且還送我這麼棒的房間—你的意思是我可以自由使用這裡，沒錯吧？」

得到他的點頭同意，她嘆口氣。「我想，再也不會有什麼事能讓我驚訝了。」 

「我可不這麼認為。」貝洛斯不置可否的揚了揚眉。「鑫鑫，妳相信我是貴族，

但卻沒問我在皇室中的地位。」這實在很危險啊！ 

「啊？你在皇室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嗎？」被他這麼一提，她覺得毛毛的。 

貝洛斯失笑搖頭。「鑫鑫，我印象中妳很精明，怎麼事情一關係到我，妳就變得

像個傻大姊？」可以說是信任到無可救藥的地步，如果他是通緝犯呢？但又為她

這可愛的一點感到窩心。 

「因為你不會騙我啊。」莫鑫鑫反射性的說出，「雖然我們兩年未聯絡，但是我

覺得你不會騙我，你什麼事都會告訴我，所以我不需要問你那些無關緊要的問

題。」 

聞言，貝洛斯的眼神轉為深邃，動容的看著她。 

「鑫鑫—」伸出食指，輕撫她柔嫩的臉頰，而後猛的將她擁進懷裡，低頭就是激

烈的吻。 

「唔—」被他的熱吻侵襲，她完全無招架之力，就如同兩年前熱戀時，他一觸碰

她，她就像融化的冰淇淋，癱在他懷裡任他予取予求。 

抱起嬌小的她，走向房內那張四柱床，動作輕柔的將她安置在柔軟的床褥中，她

沒有反抗拒絕，仰頭承接他的吻，小手攬著他的頸子，鼓勵他繼續進犯。 

貝洛斯隱忍兩年的慾望一觸即發，伸手探進她裙底，勾扯她輕薄的絲質底褲— 

「叩叩！」 

壞事的敲門聲，讓貝洛斯忍不住低咒。 

「說！」冷峻嚴厲的一面，是莫鑫鑫從來沒有見過的。 

「陛下派屬下前來恭迎殿下，以及殿下的未婚妻入宮。」門外傳來的聲音低沉，

是個男人，而且說的是希臘語。 

貝洛斯聞言低咒，「該死，是布拉德。」 

這人帶來的訊息，硬生生澆熄了他的慾火。 

「殿、殿下？」莫鑫鑫瞠目瞪著他，「你在這個國家……到底是什麼身份？」總

算知道要問了。 

「妳學會了希臘語？」貝洛斯的震驚不在她之下。 

「我特地去學的，除了上課還找莉蒂亞教我—」 

門外傳來催促的敲門聲，打斷了兩人的談話。 

貝洛斯懊惱的翻身下床，焦慮的猛爬頭髮。「該死，一回國就被傳喚入宮，我的

一舉一動都在他監視之下—沒有時間向妳解釋了，我們必須入宮，入宮前得換下



妳這身衣服。」他立刻拿起床頭的電話，召喚女侍前來協助她穿衣。 

而他也沒有時間與她解釋，在女侍帶著衣服出現後，便立刻離開。 

莫鑫鑫被他的緊張感染，乖巧的任憑女侍幫她穿上那件看起來很簡單，但其實繁

複的白色裙裝。 

胸前交叉開襟，微露乳溝，柔軟的布料服貼，看起來鬆鬆垮垮，一個不小心就會

掉下來，但她知道侍女們勒得很緊，根本就不會曝光。 

還把她留過肩膀的直髮，弄成浪漫柔媚的大波浪，在她頭頂戴上月桂編織的花

冠，腳下踩著合腳的金色涼鞋。 

當然臉上的妝也不用說了，都有專人打理，而且前後費時不到半小時。 

看著穿衣鏡中的自己，她都覺得清秀的自己搖身一變，像是— 

「希臘神話中的女神！」這真是太神奇了。「請問，為什麼我要打扮成這樣？」

她客氣的以流利的希臘語，詢問替她穿衣的侍女們。 

那些侍女們不說話，低頭默默整理善後工作。 

「老師—貝洛斯，在貴國皇室是什麼爵位？」莫鑫鑫忍不住又問。原本想那些訓

練有素的侍女們應該不會回答她，但想不到所有侍女迅速停下手邊的工作，驚詫

的望著她。 

「我—問錯了什麼？」 

領頭的侍女欲言又止，牙一咬，正打算破例開口，卻被貝洛斯一聲令下打斷。 

「退下。」 

那些侍女們以最快的速度離開，留下兩人。 

「老師……」她看著正式打扮的貝洛斯，身上穿的不是西裝，而是英挺的深藍色

軍服，腰間配帶長劍，一身的英挺帥氣，雙手套著白色手套，朝她伸出右手。 

「走吧。」 

「哦……」她把手伸向他，任憑他握住，心裡充滿了問號，有好多問題要問他，

他的身份到底有多尊貴啊？還有，他們要見的是什麼人？為什麼兩個人都要盛裝

打扮？「老師，我們要去見誰？」 

「列斯登共和國的國王。」貝洛斯回答她的口吻是溫柔的，但內心卻十分沉重，

「我同父異母的兄長。」 

「哦，原來如此。」莫鑫鑫恍然大悟的點頭，隨著他的牽引走出城堡，坐上皇室

派來的禮車後，她突然想到。「等一下！」 

「嗯？」貝洛斯偏頭，關心地看著她。 

「你哥—不就是那個軟禁你兩年的人？他是國王，那你不就是—王子」伸手指著

他，她嚇得語無倫次。 

「嗯。」相較於她的震驚，貝洛斯則是淡淡的頷首點頭。 

「怪不得……」她驚覺自己的遲頓和少根筋。 

難怪他身邊有個身手不凡的美女護衛莉蒂亞，難怪他會被軟禁兩年，難怪他結婚

需要兄長的同意，難怪— 

「你只說你是貴族，又沒有說你是王子。」莫鑫鑫忍不住抱怨，「天哪，我竟然



要嫁給一個王子？那我不就是王妃？」她突然覺得全身不自在。「我們現在要去

皇宮見你哥……不對，國王，我……覺得……」她小臉全皺成一團，可見這個震

撼大得令她無法釋懷。 

「放心，有我在。」貝洛斯伸手攬著她的肩，給她支持的力量。「我不會讓『他』

將魔爪伸向妳。」 

「啊？」魔爪？她有沒有聽錯？為什麼他會這麼說自己的兄長？ 

莫鑫鑫帶著一肚子的不解，和一堆令她頭暈腦脹來不及消化的訊息，進入那座美

麗的白色宮殿—列斯登王宮。 

 

來到列斯登共和國這個位於東地中海的小國家，她對這裡的第一印象，是很有希

臘愛琴海的味道，而且這座白色宮殿，更像極了希臘神話中的宙斯神殿，是古跡，

但保存良好，看得出來這裡的人民愛惜古物的那一份心。 

宮殿雄偉、莊嚴，但在蔚藍海岸的襯托下，又憑添浪漫氛圍。 

可她來不及欣賞這座宮殿建築的雕刻有多細緻動人，那白色圓柱上頭的小天使看

起來多栩栩如生…… 

被倉卒的帶進宮殿，看見大殿首座上坐著一名金髮藍眼，五官深刻，長相十分柔

美英俊，像從少女漫畫中走出來的美男子，身著與貝洛斯同樣的深藍色軍裝，唯

一不同的是他肩上那金色徽章，以及腳邊擺放著的權杖。 

那權杖上的飾物，是一顆雞蛋大的藍寶石。 

「陛下。」貝洛斯左手擺至右胸前，略微低頭行禮，雖然行的是宮廷禮，但他看

著國王的眼神，卻是陰狠防備的。 

莫鑫鑫完全沒發現身旁的情人心思翻轉，她緊張得差點被過長的裙襬絆倒，完全

不知道該做什麼、怎麼行禮。 

沒人教她啊！ 

「嗯……Hi！我是鑫鑫。」她只能尷尬的揮手乾笑，說著流利的希臘語。 

首座的男人優雅的交疊雙腿，慵懶的以手支著額，飄逸的金髮垂落至胸前，粉色

的唇瓣微微上揚，掛著稱不上是好意的笑容，打量著眼前的一對男女。 

「這小不隆咚的丫頭，就是你的小永恆？」席爾說出口的卻是字正腔圓的中文。 

「啊？中文說得真好。」莫鑫鑫小小聲驚呼，默默的想著真不愧是兄弟。 

但她的驚呼卻沒有逃過席爾的耳朵，海水般深邃的藍眸淡淡的瞥了她一眼，輕得

不能再輕的哼了一聲。 

而席爾對莫鑫鑫的輕蔑，貝洛斯敏感的察覺了，他無法克制的將不滿表現在臉上。 

「她是我命定之人，我的王妃。」他高傲不服輸的挺胸，尊貴霸氣形於外，不若

在台灣時的內斂，讓莫鑫鑫深深相信—他是王子。 

「貝洛斯，我親愛的弟弟。」席爾嘴角始終維持著不變的上揚角度，那抹笑不達

眼底，反透露一股陰森，令人看見他就聯想起撒旦，那個惡魔。「我一直猜想你

心心念念的王妃有何過人之處，沒想到竟是一個黃毛丫頭，真教人失望。」 

「你放尊重點！」她無法忍受鑫鑫被批評，尤其是眼前這個人。 



他這一生最痛恨的人。 

「老師。」莫鑫鑫一點也不為席爾那輕蔑的態度感到生氣，可她為貝洛斯維護她

不惜與國王怒目相向這一點感動。 

不需要這樣，她並不在意。抱著他手臂，她成功的制止貝洛斯衝動的拔出佩刀指

向席爾，丟白手套宣戰。 

「這，就是你有求於我的態度？」席爾涼涼地道，變換姿勢坐正於王座，十指交

扣於胸前，煞是有趣的看著在一瞬間安撫他那火爆脾氣弟弟的女孩。 

清秀的小家碧玉，看不出有任何令心高氣傲的貝洛斯神魂顛倒的特質。席爾掀掀

嘴角，神情莫測高深。 

可交惡多年的貝洛斯一眼就看出這位人面獸心的王者，正打算暗算他！ 

方才情緒失控已犯了大忌，他這會已做好心理準備，冷靜且正面地與席爾對峙。 

「我答應你立異國女子為妃，而你，是不是該做點什麼來報答我？」席爾沉吟，

看著他的眼神是不懷好意的。 

他直到這一刻才明白，席爾早等著他自投羅網，先前軟禁他兩年，眼見關不住就

放他前往台灣接鑫鑫回國，而還未成為王妃的鑫鑫，在列斯登共和國無依無靠，

就成了席爾威脅他的弱點。 

「你究竟想怎樣？」貝洛斯忍無可忍，咬牙切齒地怒言相向。 

「王室多年未有喜訊，貝洛斯王子大婚，全國上下莫不引頸期待，怎麼能隨隨便

便？我何以忍心讓臣民失望？」譏誚嘲諷的口吻，聽起來實在不像仁民愛物的明

君。 

「這與我們先前的協議相悖！」貝洛斯沉聲低吼，早先被莫鑫鑫安撫下來的情緒

立時激昂，手放在腰間佩刀，帶著最後一絲理智站在殿前，怒瞪那惡魔般笑著的

男人。 

在這劍拔弩張的一刻，一個瘦高的男人無聲走向席爾身後，他蓄著一頭與席爾相

似的髮型，身穿黑色護衛軍服，與那些軍隊的差別是軍服上的金邊，透露著身份

不同於那些一般護衛。 

「那又如何？我是國王。」席爾驕傲的宣佈，有恃無恐地的盡情挑起貝洛斯的怒

氣，就像逗弄一頭暴躁易怒的小貓，那樣寫意輕鬆，和惡劣。 

「大婚籌備需要時間，我親愛的弟弟，你不妨趁這段時間思考一下，如何提升列

斯登在國際間的經濟優勢，鎖國政策百年，是該走出去的時候了。」一國之主玩

笑似的將這麼重要的國家大事，丟給心不甘、情不願的貝洛斯。 

「你以為事事皆能順你意？」貝洛斯不馴地挑釁，拒絕接受席爾給他的難題。 

席爾聞言銳利的眼掃向他，以及他身邊始終安靜不說話的莫鑫鑫，輕笑道：「如

果你想讓你的小永恆平安活到大婚那一天，你自然會順我的意。」 

「你—」他忍無可忍地拔出佩劍，再也管不了席爾身後站著的黑髮男人是列斯登

第一護衛，殺人於無形的布拉德。 

「老師！」莫鑫鑫適時的制止，沒讓他因一時的失去理智而做出傻事來。 

拿劍指著國王—不論在哪一個國家，就算貝洛斯貴為王子，還是國王的親弟弟，



這也是不得了的大罪啊！ 

他勃發的怒意在看見她那無芥蒂的純真眼神後，硬生生的嚥下了口氣。 

席爾看著眼前這對情人間的互動，他感到有意思極了，不自覺笑容加深。 

「讓一個異國平民女孩嫁入列斯登王室，這是我的底限，但我絕不允許一個亞洲

小國的黃毛丫頭辱沒王室，有損皇家顏面。」席爾數落莫鑫鑫的輕視口吻，差點

又令貝洛斯無法抑制上升的脾氣。 

是莫鑫鑫又一次安撫他，阻止他在大殿之上對國家元首動手。 

「不要讓我說第三次，你放尊重點！」他無法忍受席爾對鑫鑫的侮辱，雖然她本

人一點也不在意，可他在意得要命！ 

「我不允許一個沒有王妃風範的女孩成為我的弟媳，你聽清楚了。」席爾面容一

凜，散發一股迫人的王者氣息，「那條新礦脈的成果和鎖國政策解放後的國際競

爭力企劃，我要你在大婚前交出來，在這段期間，我會派女官去指導你那位平民

王妃該有的禮節。」 

貝洛斯握拳，忍受席爾的刁難，暗暗發誓，一定要讓席爾後悔他曾經對他做的一

切！ 

他隱忍怒意、力持鎮定的一面，著實取悅了席爾，他露出高貴的微笑，惡意道：

「在你忙碌的這段期間，親愛的弟弟，我會替你照顧心愛的未婚妻。」 

「席爾！」他被這惡意的挑釁激得失去理智，不馴的直呼國王的名諱。 

席爾見他動怒，竟然樂得笑出聲來，像趕蚊子似的揮手。「退下。」擺明了沒話

好說，快滾。 

他為什麼要帶鑫鑫來忍受這個人的羞辱？ 

貝洛斯挺直背脊，帶著莫鑫鑫轉身離開大殿，他很抱歉的對她道：「對不起，讓

妳忍受這些，王室兄弟之間的感情，並不如妳想像中美好。」 

「會嗎？」她狐疑，「可我覺得你哥對你很好啊……」 

「不要再替他說話了。」貝洛斯認真地交代，「他是國王，在這個國家我不能反

抗他的命令，鑫鑫，往後若要到宮中來學習禮儀，千萬記得，別接近席爾。」 

「為什麼？他是你哥耶。」她不解地偏著頭，想不透為什麼貝洛斯對席爾這麼有

敵意？ 

「鑫鑫，聽話，別讓我擔心。」該死，應該讓莉蒂亞回來的！貝洛斯懊惱的尋思

著防備席爾的辦法，一時分神，沒留意到身旁的莫鑫鑫。 

離開大殿前，她忍不住回頭，看著那一臉莫測難懂端坐在王座上的席爾。 

她一點也不畏席爾的深沉和邪氣，朝他露出笑容，還吐了吐舌頭，像是發現什麼

祕密的小女孩。 

而後怕被貝洛斯發現，立刻回過頭來。 

對於她那大膽無畏的舉止，席爾先是輕輕的挑眉，目送兩人離去後才忍俊不住笑

出聲，偏過頭，告訴身旁的隨從— 

「呵，布拉德，你不覺得這個小女孩頗有趣？」 

回應他的，是長長的沉默。 



席爾微微一笑，似是習慣了他的沉默寡言，望著那兩人離去的方向，笑意又不自

覺爬上嘴角，直達雙眼，讓人真切的感受到他的喜悅以及—期待。 

 


